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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烈士寻亲是一项
和时间赛跑的神圣工作”

济南革命烈士陵园为烈士寻亲的工

作已经开始了 28 年。1998 年，时逢济南

解放 50 周年，在烈士陵园工作的陈放，

接到一个新任务，为陵园里的烈士们寻

找亲人。

当年清明节，从山东临沂赶来一对

夫妇，他们想找自己叔叔魏相近烈士的

安葬地。两人当时能提供的所有信息，

仅有一封家信和一张魏相近的烈士证

明 。 陈 放 取 出 一 套《山 东 省 烈 士 英 名

录》，从 22 万多名山东籍烈士名录中逐

页 逐 字 查 找 ，终 于 发 现 了 魏 相 近 的 名

字。名录中清楚记录着魏相近烈士生前

所在部队、牺牲时间和安葬地。

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的第一部“寻亲

热线”就此开通，直到 2011 年陈放退休，

他们已帮助百余位有名的烈士找到了亲

人。然而，那片无名烈士墓区呢，他们的

亲人在哪里呢？

“ 真 想 帮 助 他 们 找 到 亲 人 ，但 又 无

从着手。”陈放说。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周

光涛，2012 年，他刚到济南革命烈士陵园

工作，是从接线员做起的。一通通来自

天南海北的寻亲电话，时常让周光涛难

以入眠。

“我的父亲参加过济南战役，家人一

直在找他，他安葬在你们陵园吗”“我的

大伯在济南战役中牺牲，哪里能找到他

的安葬地”“我丈夫 1948 年以后就失踪

了，他在你们那里吗”……

电话那头，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思

念与等待。周光涛意识到，即便是那些

没有留下姓名的烈士，仍有亲人始终在

等待他们“回家”。周光涛和同事们不断

在烈士英名录中筛选比对，仅确认极少

数烈士的名字，陵园内仍有不少无名烈

士无法确定身份。

技 术 的 进 步 让 寻 亲 工 作 有 了 新 思

路。2021 年，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利

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墓区提升改造和散

葬烈士迁葬的有利契机，与市公安局鉴

定 处 展 开 合 作 ，尝 试 利 用 DNA 鉴 定 技

术，为无名烈士确认身份。

2021 年 1 月 28 日，工作人员首次对 4

位烈士遗骸进行采样，全部提取到有效

样本，并成功为 2 位烈士找到亲人。初

次尝试取得成功，寻亲中心成员备受鼓

舞，也不由加快了工作节奏。他们知道，

许多烈士的亲人已经等不及了。

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棺椁时，由兆松已

经 76 岁。父亲由月亭牺牲时，由兆松还

未出生。这个从未见过面的父亲，让由兆

松的爷爷奶奶记挂了一辈子。他们弥留

之际，拉着由兆松的手反复叮嘱：“一定要

找到你父亲的安葬地，代我们去看看他。”

得知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安葬着济南

战役牺牲的烈士，由兆松多次从老家烟台

赶往济南寻亲。那些年交通不很方便，去

一趟济南要转三四次车，由兆松一次次带

着希望出发，却一次次失望而归。2019

年，已年过古稀的由兆松再一次寻亲未

果，他对着刻有父亲名字的烈士英名墙磕

了三个响头，带着遗憾离开了。

幸运的是，经过寻亲中心成员多轮

比对，由月亭烈士的身份信息于 2024 年

被成功确认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由兆松

坚持前往济南，参加父亲墓地的立碑仪

式。2025 年，由兆松因病去世。

寻亲中心成员常说，为烈士寻亲是

一项和时间赛跑的神圣工作。和烈士相

近的亲属大多已经年迈，时间越久，他们

的记忆越模糊、言语越不清，甚至等不到

相遇便离开了。

“找到他们，记住他
们，是责任更是使命”

“不敢想象这个事情能做成。”采访

中，检验员李思悠多次这样感慨。

李思悠参加了第一批烈士遗骸检验

工作。她介绍，在刑侦领域，DNA 技术

被 称 为“ 证 据 之 王 ”，已 经 得 到 普 遍 应

用。但烈士遗骸由于埋藏时间久远，加

上受地质条件、微生物等多种因素影响，

DNA 降解严重。

“新鲜牙齿检材一般一两天就能出

结果，但第一批 4 位烈士的遗骸样本，整

整做了一个星期。”李思悠回忆，检验组

成员每个环节都反复实验，成功率却只

有 40%左右。繁琐复杂的工作，让有 6 年

工作经验的她第一次产生畏难情绪。

然而，每每想起烈士遗骸上那些与

战争有关的创伤，李思悠都心痛不已。

这些烈士平均年龄仅 22 岁，最小的还不

到 18 岁。很多烈士骸骨上有弹孔，有的

还遗留着弹片，还有头骨上明显的刀伤，

“可以想象，这些 20 岁左右的战士，迎着

子弹冲锋，与敌人战斗的壮烈场景。”

一段段被时光尘封的历史，就如此

鲜活地呈现在眼前，寻亲中心成员们常

常一边工作，一边抹眼泪。

“找到他们，记住他们，是责任更是

使命。”周光涛说。检验团队也在不断

创 新 DNA 提 取 方 法 ：尝 试 不 同 试 剂 盒

并 调 整 搭 配 组 合 ；舍 弃 半 自 动 提 取 设

备，采用人工提取方式；戴上两层手套，

避 免 细 胞 脱 落 污 染 珍 贵 的 样 本 …… 一

系 列 改 进 检 验 措 施 应 用 后 ，烈 士 牙 齿

DNA 提取成功率达到 90%。

有了烈士 DNA 信息，寻亲中心成员

们便开启了寻访之路。他们结合公安部

门的大数据专业平台开展数据对比，通

过大数据分析，初步研判烈士籍贯地大

致范围。

但并非每条线索都很精确，有的线

索指向多个乡镇、村庄，有的线索涉及几

十位烈士。至于究竟哪里是烈士的家

乡，哪位是烈士的亲人，有赖于人工一遍

遍甄别排查，追踪过程如抽丝剥茧。

一次，周光涛前往烟台海阳市，一条

烈士的 DNA 信息指向海阳市 3 个乡镇，

涉及 40 余位烈士。在 10 余个村子中仔

细排查后，他们对 3 位在济南战役中牺

牲的烈士亲属开展 DNA 鉴定。但让他

们困扰的是，鉴定结果与烈士 DNA 信息

均不一致。

正当一筹莫展之际，成员们的目光

投向第一轮被排除的孙学通烈士。英名

录上记载的孙学通烈士是 1948 年 8 月失

踪，而济南战役发生在 1948 年 9 月。成

员们重新查看信息，发现当时的时间记

录是阳历和阴历混用，当年的农历 8 月

正好是济南战役发生的时间。

经过进一步核实，成员们终于找到

孙学通的爱人张淑卿，最终确定了孙学

通烈士的信息。

周光涛记得，确认孙学通烈士信息

那天，94 岁的张淑卿老人哭得像个孩子，

“我一直认为他没有牺牲呐。”1958 年，张

淑卿收到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，但安葬

地不详，她便始终相信丈夫还能回来。

无数个日日夜夜，张淑卿独自等待着，从

青丝熬到白发，一等就是 70 余年。

周光涛和寻亲中心成员陪在老人身

边，百感交集、热泪盈眶。心疼、敬佩，更

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。

但很快，寻亲中心成员们又开始新

一次寻访。

“英雄被记住的同时，
一颗种子也在年轻人心里
生根发芽”

随着寻访深入，一个个关于别离、牺

牲、信仰的故事，具体而微地呈现在寻亲

中心成员面前。

张淑卿老人回忆，1948 年秋天，参军

一年的丈夫寄回一封家信，信中说：“我

们要去打济南了。”她按照来信地址回

信，并随信寄了 7 毛钱。可不久后，信被

退回了，丈夫也再没了消息。

济 南 解 放 后 ，孙 学 通 烈 士 的 哥 哥

作 为 接 管 人 员 入 城 ，苦 苦 寻 找 弟 弟 几

十 年 。 哥 哥 去 世 后 ，孙 学 通 的 侄 子 继

续四处奔走，到烈士陵园及相关单位寻

找……

团聚，是很多无名烈士家属几代人

的梦。9 月 24 日，是济南战役胜利纪念

日，也是济南革命烈士陵园为当年确认

身份的无名烈士立碑的日子。2024 年立

碑仪式上，烈士隋永奎一家四代 9 位亲

属悉数到场。他们激动地说，家里几代

人一直没有停止寻找，如今终于圆梦。

科技的进步让这份期盼有了更多可

能。2024 年，济南市首次运用 AI 技术为

57 名烈士复原容貌，让跨越时空的“相

见”成为现实。

烈士姜吉琴的墓前，弟弟姜吉美抱

着他的复原画像热泪盈眶。“像，真像！”

姜吉美哭着说，“我哥当兵走的那年才

18 岁 ，那 天 下 着 小 雨 ，我 正 在 地 里 干

活。哥哥牺牲后，一直没找到他安葬在

哪里，如今终于找到了。”

这些年，寻亲中心不断挖掘整理无

名烈士的故事，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组成

的“英雄山薪火”宣讲团，走进学校、社区

开展宣讲。

在烟台大学，宣讲团成员讲述寻亲

经历时，许多学生红了眼眶。不少胶东

地区的学生在结束后主动留下来询问：

“我们那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烈士？”

在海南一所小学，孩子们安静听完

整场宣讲。结束后，一个小男孩跑到宣

讲团成员刘艺面前，小声问：“老师，我以

后要学习什么专业，才能帮助这些烈士

找到家人？”

刘艺一下愣住了，她意识到，跨越 10

万多公里的寻找，成员们收获的何止是

一个个烈士的名字。英雄被记住的同

时，一颗关于家国与责任的种子，也在年

轻人心里生根发芽。

寻亲的故事，不仅关乎过去，更照亮

未来。让无名烈士“有名”，让更多英烈“回

家”，越来越多人加入了这场寻亲接力。

图①：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无名烈士

墓区。

图②：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工作

人员与烈属交谈，研判寻亲线索。

图③：当地小学生在济南战役纪念

馆参观。 王 军摄

图④：烈士亲属在墓区祭扫。

图⑤：曾参加济南战役的老战士为

考入军校的新学员讲述革命故事。

王 军摄

图⑥：1948年，华东野战军 9纵 73团

率先登上济南城头，被中央军委授予“济

南第一团”荣誉称号。

图⑦：1948 年，华东野战军 13 纵 109
团，因解放济南立下大功，被中央军委授

予“济南第二团”荣誉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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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年累计行程超 10万公里，山东省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为 258位参加济南
战役的烈士确认身份—

让“无名烈士”英名永存
■贾园园 本报记者 李伟欣

山东省济南市中心城区繁华地带，英雄山静静矗立。山体
海拔不高，从英雄山北门出发拾级而上，半小时即可登顶。山
巅之上，革命烈士纪念塔高高矗立。

坐落于此的济南革命烈士陵园，安葬着 1900 余位烈士。
牵动革命烈士寻亲中心成员周光涛神经的，还有位于陵园南部
山坡上的那片无名烈士墓区。这里安葬的是 811位在济南战
役中牺牲、未能确认姓名的烈士。当年战事紧急，牺牲的烈士
大多就地掩埋，捧土为墓、削木为碑。几十年过去，木朽名消，
难以辨认。烈士遗骸迁移至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后，只能先以无

名烈士安葬。
为了让无名烈士“有名”，让更多英烈“回家”，2021年，济南

市成立革命烈士寻亲中心。今年 4月 21日，寻亲中心成员及志
愿者第 22次集结，前往多地开展走访，李池、赵松林、刘玉高、
时乃民等 4位烈士名字被成功确认。至此，他们已为 258位无
名烈士找回了名字。

5年寻访，他们不仅让那些闪亮的名字重焕光华，而且让那
段被时光尘封的历史，呈现出有血有肉的立体模样。烈士们的
事迹和精神，亦如星火燎原，感染并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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